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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背后十二背后（中）

阿阿 来来“悦”遵义·名家看遵义

眼前的景象证实了她的话。
灯光很节制，只是照出隐约的路
径，只是照出洞中大概的空间。
石灰岩的洞穴还是本来的样子。
如聂鲁达的诗：“这充盈着寂静的
最高容器，如此众多生命之后一
个石头的生命。”

就不说那些洞穴中的石头生
成是多么怪异了，也不说地下的
洞穴世界造成的感觉又是多么奇
谲。那是比所有雕塑师都伟大的
那个雕塑师的杰作。这个雕塑师
就是地球自己。造成这些奇观依
凭的就是地球自己也难以控制的
创造性的，同时也是破坏性的力
量。地球内部是一个高温熔炉，
用数十亿年的时光，在这座熔炉
里冶炼各种矿物元素。它喷出火
山，让不同的矿物质凝固成坚硬
的岩石外壳。它又用旋转的力，
内部岩浆奔突的力，使这个外壳
破碎成板块，使之互相碰撞、挤
压，使大海耸立成高山，使高山崩
陷为大海。地球数十亿年的运作
似乎有一个最终意志，要在它的
盛年期演化出一种智慧生物。这
种智慧生物大概就是我们这些叫
人的动物。人类出现以后，地球
的变化没有以前那么暴烈了，大
概地球是担心它用物理、用化学、
用意志造出的人会被吓坏了。于
是，它在自己宽广的表面，用了
风，用了水，用了漫长的时间，将
粗粝处慢慢打磨。地表的打磨，
还交给了植物和动物。地球已经
形成四十多亿年，人在地球上只
出现了二百多万年。真正的高歌
猛进，不到一万年时间。人以天
计算生命的时间，以年计算文明
的时间。那是在地面，阳光照耀
之处。而在地下世界，地球计数
以更大的时间单元。如“系”，如

“纪”，一个单元最起码也是以百
万年作基本单位。昨夜卧读景区
准备的资料，知道构成眼下这些
地下洞穴的岩石形成于寒武纪至
奥陶纪。寒武纪是地球生命大爆
发的时期。所以，寒武纪岩层也
是含有最早生物化石的岩层。距
今天已经5.7亿年。又过了差不
多一亿年，即4.8亿年前，奥陶纪
到来的时候，生命经过缓慢进化，
海洋里有了鱼这一类的脊椎动
物。脊椎是了不起的结构，哺乳
动物靠它支撑在陆地上横行，人
靠它支撑才能直立行走与瞭望。
与此同时，沉积物缓慢堆积，形成
了眼下这些在水中生成的岩石，
一层层包含了那些生物体的化
石，一层层凝结了时间。

现在，我就置身在岩石中间，
在另一个时间维度中，在数亿年
前地球的伟力创造的景观中间。

数亿年前，这些岩石都是一
个整体，一层层平铺在海底，然
后，被板块的碰撞、挤压、扭曲、断
裂、抬升，拱出海面，成为高原。
如果地球是有意志的，似乎它的
目的，就是想让由进化赋予了智
慧的人看见一部伟大的地球编年
史。但这样的看见又是为了什
么？让人感觉生命渺小与短暂，
如蜉蝣一般？地球，或者更大的
星系之神不管这些，为了制造这
些奇观它还做了更细致的工作。
这个工作交给水来完成。它很有
耐心，给了水几乎无限的时间。
让水溶解岩石中的碳酸钙。水同
样耐心十足，在暗无天日的地下，
先在层层叠叠的岩层中制造许多
缝隙，为的是让更多更大的水流
进入，直到成为地下河，左右荡

涤，往下深切。
一进双河洞，经过地下河漫

长打磨的光滑岩面就触手可及。
而数米深的脚下，河水无声流淌，
继续着制造地下深洞的永无尽头
的工作。我的手抚摸的这段光滑
石壁，打磨完成至少有上亿年
了。岩壁并不像看上去那样光
滑，有砂粒微微凸起。是砂。在
海底沉积为岩层前是砂。在暗河
的水中化解时也是砂。又或者，
是岩石分泌出的硝与盐。

聂鲁达问过：“石头里有石
头，人在哪里？”

那时，人尚未出现。那时，距
人类命名这些石头还有四亿八千
万年。

那时，流水在蒙昧的黑暗里
耐心打磨洞穴的下部。洞穴的
上部，在无数次分崩离析后造成
崔嵬崚嶒的奇观。水的工作是
那样恣意，在洞中随时旁枝逸
出，在主洞中造出支洞，在大洞
中套出小洞。洞与洞，似断还
连。水还像龙一样下潜，在洞底
下又造一个洞，不够，再次下潜，
再造一个洞。如此造成洞的楼
宇，洞的迷宫。十二背后提供的
资料说，双河洞开发十年，和地
质专家合作，和外国洞穴探险家
合作，也是不断探索这个地下迷
宫的十年。目前，已经探明的洞
口竟有数百个之多。而且，这些
曲折幽深的洞穴总长度已超过
百余公里。亚洲第一，世界第
二。难怪开发公司的男老板会
说，我叫哥伦布·陈。自称哥伦
布可能有些夸张，但这对夫妇开
发商，确实在项目开发上尽量体
会自然的本意，确实也从容地不
疾不徐。确实是被自然之美所

“伤害”——这个伤害叫诱惑。
梅尔诗《双河溶洞》写出了他

们共同的痴迷：“我不能告诉你所
有的秘密，我的秘密还在生长。”
他们提供的地下勘探报告有具体
洞口的数字，具体洞长的数字，我
没有引用，因为“秘密还在生长”，
勘探还在继续，这组数字还会不
断刷新。

确实，一切都还在生长，水仍
然在地下见缝插针，融通壮大，永
不停歇。让洞穴更幽深，更曲折，
更漫长。

缓慢，从容，水蚀石穿，不慌
不忙。人的生命短暂，地球自己
却有的是时间。

行走其间，我禁不住想，自然
真的是有意志的吗？在人类未出
现之前，地球让水如此日复一日
创造的意义是什么？那时没有
人，是想让谁看见?还是这一切只
是力学运动的、化学反应的简单
结果？如果是让人看见，那开发
出来的这个部分，在这一个洞中，
我们也只是摸索着，惊叹着走了
两公里左右的距离。其他更幽深
诡谲的部分，还是只有少数洞穴
探险家曾经短暂地看见。

徐霞客游黔是1638年，一百
多年后，1799年，一个叫洪堡的德
国青年上路了，他用五年时间探
索南美大陆，他相信：“任何地方
的自然都以同一种声音向人类诉
说。”他要用漫长的考察证明这个
想法，去发现“自然的所有力量是
如何相互交织起来的”。

和徐霞客不同，他一路记录
眼见的一切东西：地面上的植物，
在植物世界中生存的动物。动植
物生存所依赖的气温，水，岩石，
泥土，峡谷的深度，山峰的高度。

他要从这些纷乱杂沓的现象中寻
找规律性的东西。与他的汪洋恣
肆相比，徐霞客的就显得简单多
了。他只是行走，只是简单记
录。除非雨和风影响了行程，他
并不关心天气；除非是可以果腹
充饥，否则他也不观察大地上的
动物与植物。他不会像洪堡一样
作抽象思考，从而总结归纳出一
套科学思想：地质学，生物学，人
类学和气象学。他也不会如洪堡
一样想象：地质运动的元素是水
与火，而非土地自己。

洪堡在旅途中对自己说：“人
类必须首先理解自然之规律，才
能通过行动来将她的力量化为
己用。”

洪堡还说：“让心灵充满对永
恒的体悟。”

今天在地下洞穴中行走着
的 是 我 们 这 群 提 倡 生 态 写 作
人，是提倡自然诗歌的一群人，
和徐霞客的书写方式应该大不
相同了。

虽然徐霞客的书写还是真实
的，如眼前所见一样：“洞西北盘
亘，多垂柱裂隙……东南裂隙下，
高迥亦如西门，而掩映弥深。”竹
杖芒鞋的徐大师置身奇异地理
中，为何只满足于这样的记叙？
今天当然已有结论，缺乏科学思
想，陷于具象而不能抽象。

这时，洞口前面现出了天
光。接着就看见一块方形岩石基
座上，一大丛灌木被阳光照得透
亮。绿色，被悬泉水打湿的绿色，
被阳光透耀的绿色！

徐霞客见过类似景象，他写
道：“芃芃植物茂盛有光。”

以为是出洞了，其实没有。
只是洞穴的一段塌陷了，制造洞
穴的力量也毁掉了洞穴。我们进
入一个天坑底部。这是我第一次
置身在一个天坑的底部。坐在长
椅上抽一支烟。背后的断崖上，
水淅沥而下，石壁上长着好几种
蕨，某种凤仙，和一种开白花的苣
苔。我克制住自己，没有近前去
辨认。在地球用数亿年塑造出来
的这个特别的空间，我想体会什
么叫地老天荒，而不想让自己沦
陷于琐屑的植物分类学。同样原
因，我也没有走到那丛芃芃生光
的灌木跟前，确认是不是一丛花
期已过的醉鱼草。

今天，我要感受整体。我手
里的烟卷冒出丝丝缕缕的蓝烟。
四五亿年前，这片大地上没有这
样的烟。

我坐在那里，想起当年达尔
文在“小猎犬”号上的旅程中，面
对复杂纷繁陌生的自然，感到的
某种迷失。当年达尔文行走在新
世界里，在给他父亲的信中说：这
里众多的花卉“足以让任何一个
园丁为之疯狂”。但他不知道该
从何处入手：花哨的蝴蝶，爬上花
柱的昆虫，还是一种从未见过的
异域花朵？于是，他写道：“我只
能重新开始读一读洪堡，他就像
另一个太阳，照亮我眼前的一切
事物。”

洪堡给达尔文提供了一种
面对自然的典范：不是把自己封
闭在地质学家或动物学家的视
角中，而是既置身其中，又跳脱
其外——从久远的地质年代穿越
时空。达尔文将以洪堡为榜样进
行写作：将科学与诗意的描述完
美地结合在一起。

我也不自量力地对自己作如
此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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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雪听雪
我们说着童话
卖火柴的女孩
没能从安徒生童话故事中走

出来
外婆忙着用筛子过滤
一家人的口粮

雪白的米粒沙沙落下
白色的幕布
盖住童年追赶黄牛奔跑的脚印
越来越白的山顶
多像外婆 被岁月偷走的青丝

虚掩的门扉不见一声鸟鸣
几朵腊梅趴在墙头
用火焰般的热情
迎接雪域的精灵
说着关于丰年的私语

或许 你也可以把身体
放在雪的高度
从红狐逃窜的脚印里
聆听来自大海的心跳

冬天总要面对一场雪

过了今夜 那些流动的光
会不会带着冰冷的火种
从遥远的北方 再次席卷而来

是该做点什么了
在你还未抵达之前
收拾凌乱的心事
让自带温暖的生命
坦然接受新一轮的铺天告白

悄然而至
我不能确定覆盖有多厚
关于银装和素裹里的千里夸张
能不能像白雪公主那样
带我赶赴期待许久的童话世界

时间之外 白色按住了忧郁
我从一堆柴火里
温一壶烈酒
对着灌入门扉的飘雪
暖一暖坚硬的日子

听雪落的声音

撒盐的人 从黑夜着手
他需要找到最佳落脚点
位置越高 越容易霸占领地

事先得预热
将温度降到最低刻度
空气中越薄弱的部分
越容易被攻破
自北向南 以横扫千军之势
扎根生花

把自己磨成锋利的刀

刺向冬日的胸膛
他有足够的时间
从石头体内
长出雪的语言

走出梦境 熟睡的鼾声
在白色浪潮中掩去
唯有轻柔的沙沙声
还在喃喃细语

燃烧的雪

此刻 空气中弥漫着期盼的分子
呼啸的风
从马蹄声停下开始
干柴在燃烧的雪地上
抵达第三感官

火焰似乎要在门推开的一瞬
弥补窗外那一地盐粒的寂寞
时间原谅了无数个
黄昏留下的遐想

柔软的白色地毯
长满温柔的刺
期待 焦急
眼睛流淌着光
多少陶醉的夜晚
随着呼吸涌进体内
翻滚成起伏的大海

有空落的思绪
亦有期待的喜悦
走出中年的困惑
像此刻对生活的所有怨怼
都是人生最好的安排

瑞雪兆丰年

太阳出来了
它想看一场雪的盛世
看大地染白 看银装素裹

明晃晃的大地
像极了心胸宽敞的人
太阳的热情落在枝头
没有叶子装饰的桃树
正在酝酿一场花的韵事

拥抱阳光的温暖
雪就感动得泪流满面
那一块块沉睡的麦田
从梦中醒来
筹划瑞雪兆丰年的谚语
兑现粮仓满载的誓言

推开紧闭的窗
几声鸟鸣 落进雪的耳朵
一场雪后
春天的脚步声
就越来越清晰了


